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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入口是一口井，黎振寧的主題作品《墮井
的人》把觀者帶進他的世界：黎氏在海灘上掘出一
個井，然後自己跳進井內，在不穩定半透明身體的
狀態下不斷重複，像是為自己親手準備墓地後立即
自殺而設的。由於其他作品都是指在井內發生的事
情，因此這作品就自然地成為了進入黎氏世界的
門，亦同時變成了這主題上的「序」。閱讀這作品並
不困難——藝術家簡單直接地說出了如何面對自己，
赤裸裸地為正視自我而做好了準備，與其說是面對
自我，倒不如說是把自己迫到死角來面對自我。
在展覽中的作品，主要都是黎氏所指的「井下的

世界」，作品中的世界觀充滿不安的情緒：被困、被
囚、強迫重複、自我存在的猜疑等等。
錄像作品中出現了黑、白、灰的世界，不穩的狀

態、衣不蔽體、死寂、痛苦及叫喊等等。作品當中
《囚》和《附》兩件錄像作品最能夠帶出這情緒。

「被囚禁」的聯想
與「依附」在系統中

錄像作品《囚》是一個由三組直立畫面組成的影
像，每個畫面都彷彿是沒有設備的獨立囚室，只有
一個燈泡和沒有衣服的囚犯，三個囚犯都是黎氏本
身，他們像是被精神虐待中的戰犯。影片中的內容
是拍攝囚犯們的狀況，並以快鏡表述，他們只能坐
和立於那個狹小的空間中。快鏡的處理手法加速了
時間，但沒有人因時間的加速而得到釋放，反而在

重複播放下，放大了無窮無盡的囚禁數量。影片中
雖然只見到三個囚室，但在這種設定下的聯想中，
囚室組群會是極之巨大，囚犯數量亦定必驚人。但
這些囚犯真的如影像般只有黎氏本人？或者只是以
黎氏的形態存在，被囚禁的人可以是指精神上、肉
體上或是處境上？觀者都能夠感受到影片中隱藏㠥
不安的情緒。
而錄像作品《附》是以單一定鏡的畫面拍攝一棵

樹的部分，而黎氏則爬到樹枝上並以體力作能源來
依附在樹上，最後因為體力不繼而墜下，消失於畫
面中。黎氏道出作品中的人和樹是指一個系統（公
司）和依附（黎氏本人）在系統之間的關係，再者
以本身（人）的力氣作為依附在系統（樹）上的能
源。黎氏在作品上沒有對這系統作出批判，但當黎
氏體力不支而墜下那一刻，就像回應了問題或者是
對這系統的示威。而作品中亦帶出了另一個有趣的
關係，就是系統（公司）本身必然是另一系統的依
附物，而依附物本身亦是一個獨立的系統。若把這
一種想法無限伸延，這不就是指我們生活的地方、
形式和關係？
作品中亦暗示了對人的無力感，以黎氏堅持依附

在樹上為例子，就好像說出了無論多堅持地活在系
統內，只要活在這巨大的系統下，你就只能夠去適
應。系統不會因不同人而作出修改，未能適應的人
就只能自願地或被迫地脫離。而脫離並不代表完
結，只能說是由一個系統跌到或進入到另一個系統

內，或是發現活在另一個系統中，才更適合自己的
依附模式。

衝擊觀者的視覺

展覽中展出的作品都是自我中心較重的作品，同
時亦強調自身的經歷比作品本身重要——錄像作品
只是對經歷的記錄。雖然觀者或許未能體會到黎氏
的經歷，但作品內的畫面必定有能力衝擊觀者的視
覺，引發出他們不同的聯想。這一類型錄像作品
中，強調自身的經歷比作品本身重要時，即意味㠥
觀者就如同觀看電影，永遠只是一個旁觀者，而只
有體驗藝術家的經歷才能拉近和作品的距離。這舉
動能夠推使觀者的位置更接近作品。雖然藝術家在
作品中沒有可以強調體驗或經歷的重要性，但筆者
認為這十分重要。當真正的作品不是錄像，而是收
藏在藝術家記憶中的經歷，就只能夠用接近的方法
來閱讀，這樣觀者才會不自覺地看到作品中的世
界。
黎氏處理作品的手法帶有社會的悲觀主義，即是

指對人生的無力感。這是近來社會形態間接改變創
作者思想的副作用——創作者會同時把這思想反映
在作品上。這現象並不罕見。另外展覽中的「序」
亦是另一種外國文化融合或入侵的表象。在異世界
進行歷奇或探險都是外國處理故事「序」的手法。
這兩種現象其實反映出影響藝術家創作的緣由之
一，就如人們常說：「輸入甚麼，就會輸出甚麼。」

不得不承認，某些展覽是會令人心存偏愛的。阿三這個名為「相逢恨
晚」的小個展便是如此。她是本土藝術家，也是寫作人，遊走於藝術繪
畫、文學創作、評論等多個領域。而這場展覽最令人心動之處，莫過於
她在其中融入了自己在不同媒介中游刃有餘進行創作的天分。敘事繪
畫、微型小說及錄像和櫥窗文字裝置，組合起來，便是一個完整的表意
世界。而當然我們都看得出，「文字」是其中的核心、動力、與情有獨
鍾。「文字」構成了她，也構成了這場展覽。

相逢恨晚的展覽概念是？

阿三：先說一下展覽命題。「相逢恨晚」本身是關於錯失及其之後的遺
憾，每個人免不了。但這只是內容，我更關心的是敘述
（narration），這是展覽核心概念。敘述由零碎符號組成，觀眾（讀
者）必須透過觀看（閱讀）才能整合，所以近年我喜歡創作一組
（series）繪畫，而非單獨一張。觀眾（讀者）投入自身經驗及文化
背景，於觀看（閱讀）過程有不同的感受，得出不同的詮釋，構
成不同的故事。答案與結果並非我關心的，能享受觀看（閱讀）
過程，有情緒與思考的交流，已達成展覽的意義。

另一方面，我在繪畫上加了日期、時間及短句，看似有意表達特定的
事情，給觀眾提供線索，但其實，一切只是隨手寫成，並無特定意涵。
如此「欺騙」觀眾，只是想凸顯「相逢恨晚」這主題本身的庸俗
（kitsch）、放大敘述本身虛構的特質，以及提醒觀眾他們在觀看，他們得
清醒。

怎樣結合敘事繪畫、
微型小說及錄像和櫥窗文字裝置幾種不同介質？

阿三：作家主導把文字帶入視覺藝術語境時，往往把文字與影像二元劃
分，然後不斷思索如何把不同媒介融合，這不無中國藝術「詩畫
同源」的痕跡，卻有點徒勞。文字（text）現身於展覽場域並非新
鮮事，當代西方藝術家有極多的實踐。「結合」並不困難，亦非
關注核心。

敘述是碎片，所以我先構思一組繪畫交代七個不同的場景。同時，我
按「相逢恨晚」這主題寫了十段微型小說，每段150字以內。然後，以打
字聲音主導文字閱讀，一來強調書寫（打字）過程，二來呈現寫作人以

打字輸入代替執筆的實情。不過，我們似乎對「手寫字」
情有獨鍾，筆跡的形象又彷彿能反映創作者某些面向，
所以，我選了其中三段微型小說，書寫於櫥窗上，邀請
觀眾在展場外觀看，擴闊呈現空間。基於櫥窗所佔空間
偌大，陽光又可打進展場，所以我把其中一段微型小說
的文字變成立體膠片字，把文字由平面堆砌成立體。

文字是碎片，文字是符號。錄像與櫥窗的文字可讀，
但不能讀卻類似字的東西又能否被敘述？我把所有膠片
筆劃打亂，根據中文字的方格排列，讀者不能閱讀，卻
知道那是文字的遺骸，仍可感受到那種脆弱、失落與遺
憾。因而，我們不必執意故事的內容，應把焦點放在文字以外的另一世
界。

怎樣看待文字與自身關係？

阿三：藝術是知識，藝術家是以藝術手法回應特定時代的知識分子。文
字承載知識，我們要學習、要成長、要進步、要思索、要感受，
統統得依靠文字。所以，文字構成了我，也構成了這個世界。

然而，我更關心中文方塊字的處境。首先，世界是英語（拉丁語）主
導的，即使在香港藝術或學術界，中文始終是次等的文字。面對中國經
濟強大不能變易的環境，被邊緣化的繁體字更有得到重視與肯定的必
要。環顧全世界，其實只有香港與台灣通用繁體字，繁體字實有消亡的
危機。同時，香港人太過於適者生存，甚至奉為經典，我們毫無膽量捍
衛自己的文化，家長與學校只叫你學好英文，市面商店告示不斷被簡體
字入侵，怎麼我們沒有日本人與法國人的堅持？

未來的創作方向是？

阿三：未來方向有三。首先，我過去的創作一直較為感傷與憂愁，畢竟
世界本是如此。如果，抽空了感傷的內容，我如何以視覺藝術的
形式呈現情緒這抽象的感受？接下來的幾組作品，均會從表達手
法方面思索，跟觀眾的情緒、感受去互動。繪畫、書寫肯定是主
要的中介。

其次，我想繼續鑽研繪畫，學術地鑽研。繪畫並非當代藝壇焦點，卻

是大眾接觸藝術時必然的經驗，相當吊詭。繪畫在當代如何走下去？曾
有多少的藝術家與學者擴闊深化繪畫的觀念？我們為何仍然繪畫？我希
望以文章，把這脈絡好好梳理。出路能否找到我不敢說，最少，想讓更
多人發現繪畫的處境。

還有的是小說與新詩創作。視覺藝術作品能圓滿自己一些想法與感
受，但文學創作始終佔據我另一個部分，那是視覺藝術不能滿足的部
分。

「相逢恨晚」：那些對文字的情有獨鍾

■系列繪畫之一。書本承載知識，一邊打開

情感，一邊擴闊思考。

■文字是敘述的碎片，可否閱讀一樣能

承載情感？

黎振寧
「井下的世界」衝擊觀者視覺

「相逢恨晚」．阿三個人作品展
時間：即日起至5月14日 下午12時至19時（周二至六）

地點：A.Lift Gallery（上環太平山街24C地舖）

查詢：2690 3038

阿三簡介
畫者、寫作人。遊走於藝術繪畫、文學創作、教育、行政、評論及

性別研究場域。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後修畢藝術碩士（創作）及性別研究文

學碩士課程。現為自由藝術及藝術教育工作者。近年參與展覽包括

「八階」聯展、「日常字在」聯展、「Abject」聯展等。

香港文學館工作室成員。曾為《秋螢詩刊》外展編輯、《字花》寫

作班及康文署公共圖書館青年創作坊導師。曾獲中文文學創作獎散文

組亞軍及優異、大學文學獎散文組冠軍及第三十屆青年文學獎散文高

級組亞軍等獎項。著有《單程票》及《與記憶不符的將來》小書。

「傳說中有一口井，位於草原盡頭與進入森林的分界線上，沒有人知道它的正確位置，大概每兩年或三年，

總有人突然消失，被謠傳是掉進那口井裡去⋯⋯」

這是在「黎振寧錄像作品展——墮井的人」中所講到的開始——這場在上個月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0藝廊

展出為期十天的展覽，儘管展期不長，卻一定令所有觀者印象深刻——展覽中的「序」充滿神秘感及帶㠥一種

黑暗氣息、像要把人拉到井下探險，而這種「序」的手法常見於電影或是電玩中，一般是先建立一個有異於現

實世界的平台，目的是把觀者或玩家快速地抽離現實及令他們同時進入設定的世界中，但當這是一個錄像的藝

術展覽時，「序」又會指向何處？ 文：謝諾麟　圖片由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0藝廊及藝術家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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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像《附》

■有聲彩色錄像

《墮井的人》

■有聲彩色錄

像《墮井的人》

■無聲黑白錄像《挖井的人》

■有聲黑白錄像《囚》


